
羊肉胡同 !"#号院
游玉增

! ! ! !羊肉胡同 !"#号院是我到京城的第一站。
初听到羊肉胡同时，脑海里泛起的是一条飘满羊

膻味的长巷。等到了实地一看远不是如此，这条胡同
并不长，一个人慢悠悠地走十分钟光景也就到头了。
而且，胡同里并没有任何与羊有关的东西，两旁开的
更多的是珠宝店，如果非要找点与羊肉有关的东西，
大概是开在胡同中央的那家不大的“河间驴肉”店了，

羊和驴勉强算
个亲家。

该说 !"#

号院了。听到
“院”头脑中的

图像是影片里那种高干子弟们住的或者是王朔笔下的
大院。但现实是，!"#号院包围的只是两栋六层楼高的
小楼，楼间很小，两旁各停一辆小车后中间就仅余一辆
车通行的间隙了。
要找到 !"#号院并不容易，院前的匾牌小得可怜而

且粘着灰尘，粗一看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每当有人要来
找我时，我总说找到胡同里的那个配锁的摊铺就到了。
的确，!"#号院前的这家摊铺是最显眼的标志。有

一次我去配钥匙，喊了半天才见他从一家水果铺里慢
悠悠地出来，他看了看我要配的钥匙，说是程序复杂要
送到另一个点去，而他下午并没有时间去。但是那天下
午，在进出 !"#号院门时，我看到他在离摊铺较远的树
荫下下棋，晚上出门时，他还在下。在院里住久了便发
现摊铺于他是个消闲的存在，更多时候他和一群人围
在树荫下下棋。偶尔看到他在摊铺前帮人修自行车或

配锁时，会让人觉得反常。
他身上让人体会到一种慢
悠悠的生活节奏。

每次下班回来，走到
院门口时便会看到一群
满头白发的老奶奶端着
小凳坐在楼荫里，摇着扇
子，怡然自得地聊着天。愿
意听的话会发现她们谈的
多是天气、晚间的饭菜、儿
女的工作之类。院里还有
一群小男孩，总见他
们在车辆之间互相
叫喊追逐着，手中
晃动的是一辆玩具
车或者飞机模型，
他们似乎并不在意院里活
动空间的逼仄，并且永远也
玩不累。

由于楼间隔很小，呆
在房间里时总会听到锅碗
瓢盆撞击的声响，或听到
菜下油锅的滋啦声，一股

陈以鸿
傍午

（五代词人）
昨日谜面：抵达徐州时已
晚
（卷帘格，台湾艺人）
谜底：彭于晏（注：按格
法，逆读作“晏于彭”。晏，
迟，晚；彭，彭城）

盲道规划务必落实!细节"

王建国

! ! ! ! 有网友发

文称!武汉市黄

陂区图书馆等场

所设置的盲道

"简直就是滑

梯#$根据图片!所谓盲道便是在楼梯上搭

上木板!上面写着"盲人通道%!木板倾斜

度达 !"度左右!这样的盲道像聋子耳朵$

金陵晚报曾经报道!一对 #$多岁稍

有光感的老人!多年来没有走过家门前

的盲道!在记者的陪伴下!老两

口试走了一次!%$$ 米的盲道遇

到了 %个难关$ 盲道真难走!老

人直摇头$

由此可见!以上盲道细节的

重要性被规划者忽视了$ 比如!为了让

给绿化!盲道在树池边成了断头路&为了

让位于一个接一个的窨井!盲道只好委

曲地紧挨着围墙&有的盲道上还会立着

电线杆等$ 这样的盲道不仅没起作用!

反而会促使盲人误入非机动车道'甚至

险象环生的机动车道$

我认为城市

道路规划除了设

置盲道! 更应该

关注与落实铺设

盲道的细节!让

盲道成为盲人出行的坦途$

我曾经在南京江东门附近看见!几

处公交车的站台出新后! 附近的盲道也

跟着出新! 出新后重做的盲道堪称规划

到位$直行的盲道到了公交站台后分岔$

由于站台拉的比较长!这样的盲

道分岔在公交站台的两端都设

置了$然后!盲道做成坡状!缓缓

地从人行道伸向慢车道!再从慢

车道铺设的盲道上延伸向站台!

中间不间断!盲道的过渡和衔接得很好$

这充满人文关怀的细节盲道规划! 让人

心里感到温暖$

此外!为了给盲人出行提供方便!交

管部门应以依法治理占用盲道的行为!

让沿途的商家明白!占用盲道是非法的!

必须承担法律后果$

悲情狗娘
巴 山

! ! ! !邻居乔迁，留下一只
灰黑的母狗，无处安置，送
给了我家。我家本有一条
黄狗，实在不必要再养一
条，消耗粮食，但母亲觉得
它很可怜，就勉强留了下
来，并取名：灰溜溜。

灰溜溜似乎知道自己
是过寄的，全没了昔日的
威风，整天低头缩
尾。开饭时，非得我
家的阿黄吃完了，它
才敢慢吞吞过来舔
食所剩不多的食物。
灰溜溜来了有一段时

间了，一日，我发现灰溜溜
的腰身渐渐地粗了，而且
皮肤有了光泽。吃饭时，它
开始挑战阿黄的权威了，
每每趁阿黄疏忽，它会快
速上前去偷食，常常哽噎
得脖子老长。
好多次，我看见阿黄

把灰溜溜按倒在尘埃里，
咬得一身的伤。有一次，阿
黄锋利的牙齿甚至洞穿了
它的后腿。我猜，这下灰溜
溜应该安静几天了。可是
我错了，灰溜溜竟不再满
足偷取食物，而是公然抢
食了。面对阿黄厉声吓阻，
它不但不掉头而逃，反而
呲牙咧嘴地迎上前去，阿
黄往往被这股凛然之气，
吓得发呆。
慢慢地，灰溜溜吃饭

变得理直气壮起来，甚至
把阿黄逼到一角去。阿黄
不肯就范，向我求救。念及
旧情，我出手相助，驱赶灰
溜溜。没想，从来见人就羞
涩无比的灰溜溜，竟然开
始主动向我摇尾乞怜，还
会在我身边蹭来蹭去。可
是一想及它多年前不识时
务地给我的那一口，我狠
心肠地赶跑了它。

灰溜溜却毫不在意，
似乎一定要软化我。每次
归家，它总是第一个冲出
来迎接我；每次出门，它也
会送我出很远。有一次，竟
然走了二三十里。我渐渐
被感动。终于有一天，我发
现灰溜溜粗了腰身憋了下
去，而且愈来愈瘦，却不知

怎么回事。
一个雨天，我察见屋

角毛茸茸地窝了一堆小东
西，嗷嗷地尖叫。上前一
看，竟然是一窝胖嘟嘟的
小狗。灰溜溜蜷缩在旁边
守卫，它一边喂奶，一边警
惕地注视着我，突然之间，
我成了它最熟悉的陌生
人。母亲对这几只新到的
不速之客，十分不待见，抱
怨说，“养大它们，得喂一
群鸡了。鸡能下蛋，狗能干
啥？”母亲煽动我去把小狗
丢掉：“这油菜开花时候下
的狗，按照老人们的说法，
这样的菜花狗不能留，容
易变疯。”
我提着小狗，把它们

扔到了郊外。回来时，我看
见灰溜溜可怜兮兮地望着
我，我不愿多看它那黑炭
珠般的双眼。那里面的绝
望与无辜，使我如同坠入
无底深渊。晚上，灰溜溜在
门外呜呜地彻夜悲鸣。
一连几天，灰溜溜消

失不见了。我决定去找找。
在荒郊山坳的一个石窝子
里，我找到了瘦得不成形
状的灰溜溜。它耷拉着脑
袋，眼里那缕亮晶晶的光
彻底涣散了。
大概是半个月后的某

一天，我忽然闻到院后有
股腐臭的味道。寻味追踪，

我看见灰溜溜身旁
有四只胖乎乎的东
西。细看，赫然是几
只肿胀的死狗。显
然是我扔掉的———

灰溜溜的儿女。
一瞬间，我的五脏六

腑都被掏空似的难受。无
法想象，灰溜溜每天风雨
无阻地去找它的儿女们的
痛苦，想到这里，泪水模糊
我双眼，我抬头看看远处，
明亮的阳光如刀子一样凿
入我的灵魂。灰溜溜，这只
狗娘，已经把它的孩子一
一叼到了远处的小山
头———它恐惧人再来伤害
它的孩子。我无法原谅我
自己，我亲手扼杀了这个
狗娘的幸福。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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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电话铃声响得有些儿“急吼吼”。
一听是儿子的来电，果真有急事。他再
三叮嘱我们老两口高温时千万别出去，
万一必需出门，那一定要在口袋里带上
一张写有他的、或他小舅（我小弟）电话
号码的纸片。他怎会突然间想到了这事
儿的呢？原来他刚才挽扶起了一位因中
暑而跌在地上爬不起来的老人。

老人实在无法自己从地上撑起来，
而所有路过的人却无一人去搀扶他一
把，他就躺在这可以煮熟鸡蛋的地上在
曝晒着！我儿子瞧见了心里难受：人怎能
如此冷漠？他不假思索地搀扶起意识已
有些模糊的八旬老人到荫凉处，再去买
瓶矿泉水喂他喝下去，瞧他稍微好些了，
再问他小辈的电话，可老人怎么也想不
起的了。无可奈何，儿子在确定老人已无
生命危险了，才将老人交待妥当给别人，
然后急着去上课了。
此事过后，他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想起

了老娘我和他的老继父了，都是耄耋老人了，他实在放
不下这颗心。
“……休要省这么几个钱，省了作啥呢？在家里多

孵孵空调。你瞧那老人这个样子，万一出了事，你叫他
那小辈心里啥滋味？”

———嗨，他倒为啥没有像别人那样只作没瞧见、
而迅速地飞驰而逃走了，难道不怕这老人或其家属反
把他讹诈了？知子莫若母，我深知：他做事一向冷静清
醒，当他跨下电动车准备去搀扶老人的一刹那，他已心
中有底的了———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相比之下，“生命
才是第一要义”。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可贵的了，其余的
再考虑啥呢？世上的老人绝大多数是好人，绝不会故意
讹诈人。退一步来讲，即使碰到欺诈，隐忍着冤屈，赔出
钱来，让碰瓷者得逞。就不妨换个概念来思考———自己
受冤赔出了钱但救回了一条命，这会让自己的心舒坦
地被熨帖一下。因为救的恰恰是无价的、至高无上的生
命哪！让这碰瓷者去经受大众的唾骂和自己良心的谴
责，相信最终他会有所醒悟。
老人倒地搀与不搀从来都不是问题，因为谁见了

都会搀的，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还在，小事一桩而已，
所以它是不值一提的话
题，为何现在却成了问题
了呢？说来说去，只一个
字———“钱”！人对金钱的
贪婪断送了老人（还不止是
老人）的安全感。一旦人类
能聪明地清醒过来、改正
了，那么，人类也就能双手
搀扶起了人类，从而拯救
了自己！

姑息罪恶更可怕
$$$评威尼斯获奖片%人山人海&

! ! ! !蔡尚君 $年前擒获威
尼斯最佳导演银狮奖的
《人山人海》，对当下社会
的思辨批判，对底层命运
叵测的悲天悯人，带着近

乎绝望的道德抨击，用低沉撩心的呐喊、
斧劈凌厉的构思，展现了一段奇人奇旅。
我们身处人山人海，渺茫到可以像

气泡般无声无息地消散去，迷茫到可能
像尘埃般隐身于草丛、露珠甚至鲜苔下。
何来人生的坐标？又何来人生旅程的选
择？但铁哥在他弟弟被劫车杀害后，决定
自主命运———千里追凶，为弟报仇。影片
前面大段的铺垫只为黑煤矿那场惊天动
地的戏。在追凶的那些过程里，铁哥人性
的左右摇摆，一次次让他坚定初衷。

从走进黑矿的那一天起，铁哥就意

识到此生可能无法再见天日了，凶手萧
强虽近在咫尺，他却根本找不到机会报
仇。其实，萧强更像惊弓之鸟，睡觉也睁
着眼，内心蓄集的绝望让他铤而走险，炸
矿未果反被黑矿保安乱棒打死。这极富
戏剧性的一幕却让铁哥“心领神会”，或
许黑矿 帮 他
“报了仇”，但
自己的命运则
落入了无底深
渊，这难道是
命运不知所措后又一次给他开起了玩
笑？为什么导演会在前面做出这么多的
铺述？我们似乎已经恍然大悟：了无牵挂
的铁哥要效仿萧强，在他人生的最后一
站“整出点事来”……电影在一声巨响后
的火海里戛然而止，苍凉刺耳的背景乐

似一声划破浓烟弥漫的生命绝响。我们
可以判断，追凶让铁哥找到了人生目标，
而炸矿则是他在完成一次自我救赎。

电影没有给出“千里追凶”正面的
评议，反而在人性变化的捕捉中丰满了
现实感，比如铁哥卖车却把钱给了那个

离了婚却没有
能力留下孩子
的女人，但画
面一转，他又
动起了“抢车”

追凶的歪念。同时，电影对办案的无力
感也只寥寥数语毫无观点指向，对黑矿
肆无忌惮的存在也无明确交代。这种看
似无声无息的影像，正是电影所要衬托
“人山人海”中的虚无感和躁动感，体现
出真正的现实力度。这让我想起美国思

想家安·兰德有过这样的评述：什么在
道德上更为恶劣，是罪恶，还是姑息罪
恶，也就是对罪恶不定义、不回答、不质
疑的胆怯的推诿做法。其义为，良知的
泯灭或许比罪恶更可怕。铁哥差点被罪
恶同化，但他最终站在个人的立场上，
没有姑息罪恶，甚至包括自己内心那些
翻腾过的“罪恶”。更为重要的是，他与
罪恶同归于尽。恍然没有预判的结局是
命中注定的归宿。且慢！片头有一处隐
秘的注脚———在弟弟出事前，他非法经
营的采石场差点搞出人命，自感难咎其
责。如果没有千里追凶，他最后葬身黑
煤矿可以理解为是报应，也可以说是悲
剧镜像式的重叠，是宿命的围剿。但正
是因为有了“追凶”的主线，我们看到了
他不与罪恶妥协的绝决和担当。

费英凡

郑辛遥

心态好就是'心要大一点(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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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父亲“走”后两个月又四天，母亲“走”了。
母亲和父亲的家在同一个县，当时，那里是共产党

的根据地，他们先后参加了党的地方工作。据说，是经
过我舅舅，他们相识、相爱了。在此后的六十五年里，他
们一起经历国家发生的风风雨雨，也共同克服家庭都难
免的磕磕碰碰，走完了他们的一生。

父亲“走”后，母亲念叨最多的几句
话是，“老头啊，我要跟你走”，“老头啊，
你怎么把我一个人留下了”，“老头啊，我
没有照顾好你”。从这些自言自语中可以
看出，父亲“走”了，母亲的精神垮了，继
而就是厌食，由此影响到她本来就不好
的心肾功能。
一天下午，我去家里看她，敲门没人

开。我马上打电话给我大姐，她说，妈妈
又住院了，一个检查结果竟是，严重营养
不良。医院开始用输液的办法，然后发展
到鼻饲。最后，她身体的整体功能衰竭
了。她“走”得很平静，我想，她当时只有
一个念想：“我去见我的丈夫了”。
上个世纪 %#年代初在江西插队时，

我发现一个现象，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
的年代，农民把一切物质的东西都看得
很值钱，一件衣服要补到不能再补，一件农具要修到
无法再修，但唯一不值钱的，就是自己的劳动。他们
说，晚上睡一觉，明天就又有力气了。多么朴实无华。
这些天，我突然把当时观察到的这个现象和我母亲联
系起来。她的一生，除了工作，其余的全部精力就放在
父亲和我们姐弟身上，他们的事情都是重要的，唯独
没有她自己。

母亲一生近乎平淡，有时甚至有些凄苦。在我的
记忆中，她从来没有刻意
地打扮过自己；从来没有
和父亲两人结伴远行。记
得在“文革”前，家里有一
些江苏省的布票，星期天
母亲就和父亲到离上海
最近的江苏的辖地昆山
去买布，这就是他们的二
人之旅。母亲早年的满足
感，就是父亲的身体健
康、工作顺利，就是儿女
们健康地长大。到了后来
的十多年，她每天就像上
下班一样，去医院陪父
亲；到了最后的几年，她
干脆就住到了父亲的病
房，和他朝夕相处。现在
母亲去和父亲团聚了，愿
他们一路走好。

浓浓的菜香味很快随之而
来。有段时间的早晨，还常
听到一个小姑娘伴随着钢
琴声在练歌，她练的是美

声，声音悠长清
脆。

尽管，这儿离
我工作的地方要
倒三班地铁，当初

住进来也是一个临时的考
虑，但我现在打算住下去，
把它当作在京城长久的一
站，因为对一个还不习惯
漂泊的异乡人而言，这种
烟熏火燎的市井生活是一
个明明白白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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